工具性与人文性怎样统一

——以阅读教学为例

顾振彪

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（实验）》指出，“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，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”。这一提法已经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在语文教育中，怎样达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。本文试图以阅读教学为例，对此做一些探讨。
在阅读教学中，应该坚持三个原则：语言——思想——语言，整体——局部——整体，语文——生活——语文。坚持这三个原则的阅读教学，基本上能够达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。
第一，语言——思想——语言。就是说，首先把语言文字弄清楚，从而进入文章的思想内容，再从思想内容走出来，进一步理解语言文字是怎样组织运用的。从一篇文章来说，思想内容与语言文字是统一的，也就是过去常说的“文道统一”。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认为，语言与思想是同时成就的，“思想是实体，语文是投影。语文有了完整的形式，思想决不会都是模糊不清的”。洪堡特也说：“没有一种思维，即使是最纯的，能不借助于我们的一般形式而进行，只有在这些感性形式中我们才能理解和把握住思维。”所以，在阅读教学中，必须把思想内容与语言文字统一起来，才能使学生既提高语言文字的水平，又受到思想感情的熏陶。实际上，1986年颁布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已经指出，要根据语文训练的特点进行思想教育。1992年颁布的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学大纲进一步提出，阅读教学中要因文悟道，因道悟文，潜移默化，熏陶渐染，循环往复。不久前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更是明确指出，语文教育要重视情感、态度、价值观的正确导向，“应该注重熏陶感染、潜移默化，把这些内容贯穿于日常教学中”。当前，离开语言文字架空分析思想内容的倾向，是违背语文教学规律的，也不符合语文课程标准的原则。在我国近百年语文教育史上，这个失误一再发生，教训极为沉重。离开语言文字架空分析思想内容的倾向，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存在。朱自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指出：“读的方面，往往只注重思想的获得而忽略语汇的扩展，字句的修饰，篇章的组织，声调的变化等。”“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，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。因为思想也就存在于语汇，字句，篇章，声调里；中学生读书而只取其思想，那便是将书里的话用他们自己原有的语汇等等重记下来，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。这种变形必失去原来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轮廓，没有什么用处。”(《文心》序)周振甫先生在他的《文章例话·仔细理会》中也指出：“有一个时期，中学老师讲语文课时，强调这课书的主题或主旨是什么。因此学生对课文的主题或主旨可以讲得头头是道。可是学生对于课文中较难解的字或句子却不懂，那么他所讲的主题或主旨，不是从理解整篇课文中得来的，而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。因此，这个主题或主旨还不能够跟全篇中有些不懂的话联系起来，那样读书就不是朱熹说的仔细理会，而是他所说的‘空言无实，不济事’。”毋庸置疑，教一篇课文，必须突出人文性，引导学生透彻把握全篇思想内容，并且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提升，感情上的熏陶，不这样做是不对的，然而办法只能是引导学生逐字、逐句、逐段读懂文章，让文章本身哺育学生；教一篇课文，必须突出工具性，引导学生从中积累字、词、句、段，培养语感，增强语言能力，不这样做是不对的，然而办法只能是引导学生理解、感悟课文的思想内容，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字、词、句的运用。换言之，就是在“语言——思想——语言”原则下，强调语言与思想的结合，使工具性与人文性达到统一。
第二，整体——局部——整体。张志公先生说过：“看一篇文章，先读一遍，得其大要，再读，才知道文字结构层次的安排，又读，才能体会哪些词、句子用得准确、生动，从而对全文的理解也就又加深了一步。也就是说，理解的全过程是从大到小，从整体到局部，又从小到大，从局部到整体，走这么一个来回。”一般来说，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，我国以善于整体把握著称，西方以善于局部分析见长。实际上，我国古代也有注重局部分析的主张，西方有的阅读理论也注重整体把握。问题在于，整体把握与局部分析各有其利弊，我们应该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，使它们优势互补，剔除弊端。过去，片面强调语文的工具性，离开文章整篇的思想内容，去孤立、繁琐、机械地讲词义，讲句子结构，搞局部的所谓训练，不仅使学生无法把握整篇思想内容，而且连语文工具也掌握不了。在封建社会，有些人读书，只是死抠一字一句，不能融会贯通，不能把握文章的主旨，最终寒窗苦读数十载，成为一窍不通的“冬烘先生”。然而，现在在强调人文性的口号下，有些地方又走到另一极端：不敢搞字、词、句的局部训练了。实际上，整体——局部——整体这条原则的要义在于，局部的字词句段的训练，要从整篇文章出发，最后归结到整篇文章，这个“局部”不是要不要的问题，而是怎么实施的问题。局部训练越彻底，越有利于学生把握整体。它是不可缺少的，关键是始终要把它置于整体之中。叶圣陶《<孔乙己>中的一句话》，就是阐释《孔乙己》中“孔乙已是这样的使人快活，可是没有他，别人也便这么过”这句话的涵义。文章最后说：“有些人说语体文没有什么讲头。像这里提出的《孔乙己》中那句话，简单明白，当然更没有什么讲头。殊不知如果把那句话轻易滑过，就会毫无所得。要细心研读，才有以上几层意思可说(而且未必就此说尽)。从这几层意思看，就会明白那句插进去的话并不是可有可无的，它在结构上是必要的，在作用上是能够增加效果的。”像这样联系整体作局部分析的例子，在许多教师的课堂教学实录中，可以说成千上万。现在强调人文性，不仅不应该丢掉这个优良传统，而且应该进一步发扬。因为只有大量、灵活、科学的局部训练，才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整篇文章的思想内容；只有把握了整篇文章的思想内容。才能进一步理解和运用字、词、句。就在这循环往复、不断加深的过程中，使学生在人文性和工具性两方面都有收益。
第三，语文——生活——语文：这里说的生活是广义的，包括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、人与自身的诸多方面。语文是来源于生活又是服务于生活的。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，这已经成为共识。学生阅读课文。从根本上说，是由于生活的需要：在阅读中，要凭借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原有知识与课文对话，构建课文的意义；阅读的收获．又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品位和言语能力。因此。阅读自始至终离不开生活。夏丐尊、叶圣陶两位先生在《文心》中指出，读书贵有心得，关键是联系生活，在“触发”上下工夫，“所谓触发，就是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：你读书时对于书中某一句话，觉得与平日所读过的书中某处有关系，是触发；觉得与自己的生活有交涉，获得一种印证，是触发；觉得可以作为将来某种理论说明的例子，是触发。”显而易见，这“触发”其实就是探究性阅读、创造性阅读的第一步。有些研究者力主语文科的性质以“人文性”替代“工具性”。其目的之一是强调学生的自身生活体验在阅读中的决定作用，从而摆脱在语言文字上被动的、机械的、繁琐的训练。其实，在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原则下，站在语文联系生活的高度处理阅读教学，这个目的并不难达到。语文联系生活，它要求学生在阅读中充分发挥主体精神，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知识主动积极地与文本对话，创造性地建构文本的意义；绝不“只从文字去学文字”，而把文字看作生活的反映，结合生活学习文字，以生活的标准衡量文字优劣。当然，阅读教学中怎样达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，或者说怎样进行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阅读教学，涉及范围极广，上边所说的三条原则，仅是从阅读教学的一个侧面所说的。愿与广大同仁继续共同探讨这个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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